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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《湘行书简》与《湘行散记》解读《边城》背后的沈从文 

 

上海市位育中学  陶可欣 

 

摘要：对于《边城（节选）》的教学，打开审美想象空间，引导学生体会作品深层的情感内

涵是其教学难点。突破“节选”限制，将作品放入同一作家的同期作品序列中进行比较、整

合、分析，是突破教学难点的一种有效方法。通过对作家的同时期作品《湘行散记》与《湘

行书简》的研读，进一步结合作家的写作背景，从空间与时间两方面剖析沈从文在返乡途中

对自我的重新发现与确认，能够帮助学生深入文本内部，探究作者创作《边城》前后的心路

历程，以获得更深入的审美体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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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引言 

课文《边城（节选）》位于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下册第二单元第 5 课，属于“中国现当

代作家作品研习”学习任务群，学生在学习本单元时，应结合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作者独

特的人生经历，理解作品的思想文化内涵。《边城》作为沈从文的代表作，也是中国现当代

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，教学时不仅应突破“节选”限制，从整本书角度着眼引导学生欣赏其

美学风格，更应结合作家的写作背景，将作品放入作家的作品序列中进行研读，以获得更深

入的审美体验。 

与鲁迅相比，学生对沈从文相对陌生，若是将教学停留在艺术形象的分析与散文化小说

的特点解读，学生将难以企及作品的深层内涵。细究《边城》，其创作在 1934 年沈从文首度

返乡前后进行。阔别故乡多年，在北京和上海打拼过、挣扎过，在文坛上已闯出名堂，在生

活中已娶得心爱的妻子，同时又不免于生活的困窘与文坛的论争……在纷乱复杂的心境下，

沈从文因母亲病重而暂时脱离了城市生活，选择返乡。1936 年，《从文小说习作选》出版，

沈从文迎来了自己的创作成熟期。 

无疑，此次返乡的经历对深入研读《边城》以及之后的沈从文创作至关重要。将返乡期

间沈从文的书信集《湘行书简》及散文集《湘行散记》作为研读《边城》的补充材料，以此

进一步探究沈从文在时空变化中对自我、对故乡的认同，对学生深入掌握研习相关作家作品

的方法有一定帮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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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《湘行书简》与空间流变下的沈从文 

《湘行书简》是沈从文写给新婚妻子张兆和的“专利读物”，由于是写给妻子的书信，

随行随写，故而作家自身的感情尤其彰显，思想的变化脉络愈加清晰。沈从文在离家十几年

之后首次返乡，动身前刚刚为《边城》开篇：“九月……用小方桌在树荫下写第一章”[1]p60，

熟悉的故乡记忆还未在脑海中褪去，但曾经亲切的湘西已产生了许多变化。在《沈从文传》

中，从第三人角度看当时的湘西，景象十分可怕： 

“一方面，政治高压笼罩着整个沅水流域，桃源城墙上，还依稀可见被杀害的共产党人

的血迹；眼下时局的变化正搅得人心惶惶。另一方面，社会的黑暗腐败情况随处可见。繁杂

的捐税正以各种名目推行，残害人民灵魂肉体的鸦片明禁暗纵，一些人可以因此砍头，一些

人又可以因此发财；国民党政府既制定法律禁止，又设局收税。沿海督办、上海闻人也插手

到湘西的鸦片生意中。这两面的情形，正腐蚀着乡村的灵魂。”[2] 

凋敝的经济，外界时局的变化，政治的黑暗腐败，这些都使人们人心惶惶。一路上的所

见所闻，也成为了沈从文后一部长篇小说《长河》的重要素材。除此之外，沈从文自身的身

份变化更加显著。他出湘西时只是一个一文不名的小兵，而回到湘西时，却已是一个有名的

作家，且已新娶娇妻，虽然钱财不多，但生活业已稳定，和当初的自己不可同日而语。在北

京、上海，他可能还被认为是一个“乡下人”，但到了湘西，他却成为了一个道地的“城里

人”了。这种身份认识一开始并不固定，而是随着空间转变而流动，沈从文在《湘行书简》

中常常提到“他们”和“我们”，他时而把自己和城里人归为一类，又时而将自己与乡下人

归为一类。比如在《河街想象》一篇中他写道： 

“我爱这种地方，这些人物。他们生活的单纯，使我永远有点忧郁。我同他们那么‘熟’

——一个中国人同他们发生特别兴味，我想我可算是第一位！但同时我又与他们那么‘陌生’，

永远无法同他们过日子，真古怪！”[3]p132 

但在《第三章……》中，他又将自己与以张兆和为代表的“城市中人”区分开来： 

“但你若到我们这里来，则无事不使你发生这种动人的印象。小地方的光、色、习惯、

观念，人的好处同坏处，无一不使你十分感动。便是那点愚蠢、狡猾，也非使你城市中人原

谅他们不可。不是有人常常会问道我们如何就会写小说吗？倘若许我真真实实来答复，我真

想说：‘你到湘西去旅行一年就好了。’”[3]p146-147 

由此可见，沈从文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经历了一个混沌难辨的阶段。

他时而带着都市人的眼光，用从上向下的俯视视角，去看那些“乡下人”，有着同情和怜悯

的成分，时而把自己与“乡下人”等同，并为这种身份感到感动与骄傲。在旅途的后期，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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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路上景色和人事所感染，他方才逐渐明确了自己的立场，清晰地认识到“乡下人”“城里

人”“都市人”之间的距离，从而了解了消除自己与笔下人物距离的必要性： 

“除了风景以外，人事却使我增加无量智慧。这里的人同城市中人相去太远，城市中人

同下面都市中人又相去太远了，这种人事上的距离，使我明白了些说不分明的东西，此后关

于说到军人，说到劳动者，在文章上我的观念或与往日完全不同了。”[3]p215 

在空间流变下研究沈从文的自我身份认同，可以发现，以从前对湘西的书写为参照点，

经历了“离乡——返乡——离乡”的空间转变，通过对自己以往观念的反思，沈从文与“乡

下人”之间的距离方才彻底地消失。《<边城>题记》中，沈从文坚定地表达了自己 “对于农

人和士兵，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”，将自己的目标读者定为那些“真知道当前农村是什么，

想知道过去农村有什么”[1]p59 的人，其身份立场的确认是有迹可循的。而《边城》虽以“边

城”为题，但在第六章之后，便再没有出现单独称呼“边城”或是“边城人”的说法，或许

这也是原因之一。 

三、《湘行散记》与时间流转下的沈从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《湘行散记》中，作者描绘了一系列形形色色的人物，时间的流转使那些原本熟悉的人

事发生了奇妙的变化。故地重游，物是人非，这是古今作家都感慨的话题，《湘行散记》里

的《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》、《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》、《虎雏再遇记》等篇都书写了这一

主题。外界环境的恶化是怎样地诱使了人的堕落，在这些篇章里都有着生动的描绘。但更加

值得关注的恰恰是那些在时间流转中似乎“不变”的人事。 

《湘行散记》中的《老伴》一篇中，作者在十几年过后又见到了当年记忆里那个年轻美

丽的绒线铺老板女儿，也是边城中“翠翠”的原型。后来才猛然意识到那女孩儿是“翠翠”

的女儿，当年爱慕老板女儿的朋友已苍老而憔悴，而自己却正在买着和当年伙伴所买的一样

的东西，“我憬然觉悟他与这一家人的关系，且明白那个似乎永远年青的女孩子是谁的儿女

了。我被‘时间’意识猛烈地掴了一巴掌，摩摩我的面颊，一句话不说，静静的站在那儿看

两父女度量带子，验看点数我给他的钱。”[3]p296-297 

“翠翠”似乎没有变化，绒线铺也似乎没有变化，但正是因为“我”的久别，看到这一

切时才会有着被“猛烈地掴了一巴掌”这样震惊的感受。如果说虎雏等人的变化该归咎于时

局、环境，那么“翠翠”的死、“小翠”的生、朋友的憔悴该归咎于谁呢？“不变”并非一

成不变，而往往是在“巨变”之后又重新回到了原点，时间形成了一个不断循环的圆，而沈

从文则亲眼见证了时间的残酷。《边城》中翠翠母亲的悲剧始终笼罩着祖孙二人，祖父明明

操心着翠翠的婚事，却也因为间接地因为这种关心造成了翠翠的悲剧，这种命运般的轮转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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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人”的力量显得极其渺小，也使整部作品有了一重悲剧性的底色。 

这一方面免不了使沈从文有一些关于宿命、命运的感慨，另一方面又使他重新反思“回

来”的意义：“但我这次回来为的是什么？自己询问自己，我笑了。我还愿意再活十七年，

重来看看我能看到难于想象的一切。”[3]p297 

在反思之后，他选择主动去寻找，并且相信在这无坚不摧的时间的威力下，还是有一些

东西能够恒久不变。那些东西的能量比生命自身更加强，也比生命流传得更加久远，那是根

植在沈从文内心深处的整个湘西，不止湘西，是整个大的人类概念的世界。那是熟悉、温柔、

亘久不变的。正如《湘行散记》中所写： 

“我的感情早已融入这第二故乡一切光景声色里了。我仿佛很渺小很谦卑，对一切有生

无生似乎都在伸手，且微笑的轻轻的说：‘我来了，是的，我仍然同从前一样的来了。我们

全是原来的样子，真令人高兴。你，充满了牛粪桐油气味的小小河街，虽稍稍不同了一点，

我这张脸，大约也不同了一点。可是，很可喜的是我们还互相认识，只因为我们过去实在太

熟习了！’”[3]p252 

这是沈从文在《湘行书简》和《湘行散记》中第一次将“你”这个称呼赋予一个无生命

的事物。他用“你”，大多是用来称呼张兆和，那是他的新婚妻子，是一个女性、母性、爱

的代表。在沈从文笔下，“你”与“我”这两个称呼之间是十分亲切的。现在他称呼他熟悉

的河街（且是他的第二故乡而非第一故乡）为“你”，把它和自己统一为“我们”，过去的熟

悉和现今的重逢在文字上是那么平和，又蕴含着那么丰富而激烈的情感。这份情感甚至超越

了情人或是亲人之间的相逢，因为这是对一切“有生无生”的感情，超越了生命，也同样超

越了时间的距离。 

正如《边城》中白塔的倒塌与重新树立，老船夫死去后翠翠接替他的使命执著地等待，

尽管人的力量如此渺小，在命运的暴虐下无能为力，但也是那么坚韧，留存在小小河街中，

留存在小小渡船上，永远有勇气同信心。这也是沈从文在《题记》中讲述的，想要为那些“寂

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”献上的东西，在“苦笑”与“噩梦”之余，总会有人发现那

份淳朴而美好的希望。至此，沈从文完成了自我的重新发现与确认，与心灵中的湘西达到了

某种意义上的同一。 

四、结语 

在“空间”的流变中，沈从文认识到自己在“城里人”和“乡下人”之间的身份摇摆，

最终确认了自己的身份立场；在时间的流转中，沈从文见证了人事的“巨变”与“不变”，

找到了在时间中亘古不变的力量。沈从文书写着他看到、听到的湘西，为读者带来一篇桃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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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般的美好乡土。与此同时，湘西不仅在成长的过程中哺育他、塑造他，也在归乡途中再一

次感动他、影响他，打造出一个属于湘西的沈从文。最终，在回归自己熟悉的心灵原点的时

刻，湘西与沈从文成为一体，彻底消除了两者之间的隔阂。 

《边城》作为一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，拥有着极其庞大的审美想象空间。

学生往往难以体会到隐伏在田园牧歌、诗情画意下的深层情感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难免挂

一漏万。《湘行书简》及《湘行散记》文字清新，篇幅较短，既与《边城》写作于同一时期，

又共同反应了沈从文的写作特点与审美倾向，适合作为课文的补充材料，组织学生进行自主

研习活动。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，还需要结合学生的具体学情进行调整。此外，如何将补充

材料和课文紧密联合，如何设计教学活动，进行教学评价，也需要进一步思考与完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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